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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唐统一（1941电机）

我自1936年考入清华到1987年离休，

在清华电机系工作了半个世纪，后又回聘

10年到1997年才完全脱离教学科研岗位。

其间除因北平沦陷在燕京大学借读一年和

学校选送去英国工厂实习两年又工作一年

外，一直在清华学习并任教，其中包括西

南联大的四年时间。

求学岁月

1936年我毕业于北平育英中学，已被

保送入燕京大学，但我对工程有兴趣，因

此选清华或上海交大作为升学对象。当时

上海交大与清华的招生考试时间有重叠，

因此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父亲唐悦良

是1909年清华留美班学生(与梅贻琦等同

届)，他鼓励我就读清华。我幸运地被清

华电机系录取，学号T3362。后来我的女

儿也自清华电机系毕业，所以我家三代与

清华有关系。

该年9月开学，新生近300人，多属全

国各校勤奋用功的精英。当时老生也不过

此数，一下子学生人数增加了近一倍。入

学新生既属各校尖子，考上清华后一些人

未免有些傲气。旧生对新生实施“拖尸”

行动，就为的是杀一杀新生的傲气。

一年级课程有物理、微积分、经济

学，此外还有英文、国文和一些实践性质

的课程，如物理实验、工程画、翻砂等。

物理课第一学期的教师是吴有训教授，下

学期是萨本栋教授。第一次月考时有一道

难题因头一天请教过助教老师所以答对

了，反而另一道简单题没有答对。因此自

认为资属中驷，非兢兢业业以勤补拙难于

有成。动手方面，兴趣较强，例如翻砂课

制作砂模，我低头认真修整砂模务求完

美，完成时抬头一看，所有同学都早已离

去，只剩我一人。    

1937年夏，一年级结业，逢“七七事

变”，学校南迁长沙，我暂留北平借读于

燕京大学物理系。至1938年夏共借读一

年，结业时经远程考试考上美国州立加州

城市大学，这时有同学自南方来信称清华

将由长沙迁昆明，我认为清华比加州城市

大学的水平高些，而且专业不合，因此决

定到昆明去复学。

1938年夏，由在沦陷区的一些不同学

校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复学小组集中后，

从天津租界坐船到上海租界码头，再换船

经香港、雷州半岛到越南海防，改搭火

车约于8月抵达昆明，住在拓东路迤西会

馆。此时，以清华的土木系、机械系、电

机系、航空系为主体，包括南开的化工系

组成工学院，院长为施嘉炀教授。

94岁高龄的唐统一学长



1052011年（下）

我虽然在燕大物理系读了力学与无线

电原理等课，但不被工学院承认，因此还

得重读二年级电机系课程。10月开学时电

机系二年级有学生三十余人，但经电工原

理课的第一次月考后，有一多半同学不堪

重负转系到其他系或文法学院。清华的教

学是美国MIT的路数，用与MIT相同的英

文教材。由于在阴暗且闪烁的豆油灯下学

习，视力不断下降。

进入三年级，电机系开始分为电力组

和电讯组，我选了电力组，专修的课程有

直流电机、电机原理、直交流电机设计、

电厂设备、电力传输、电机实验等，实验

室设在江西会馆的大殿内。作为鲜明对比

的是：殿内四周供奉着泥塑的雷公电母和

佛教菩萨，中间空地安装着现代化的电机

和实验桌，另有一间仪表室。当时的实验

只给实验名称和参考书，要同学自己按要求

设计实验步骤，需用仪表向仪表室借用。对

报告的要求也很严格，需按时上交。这一学

年电力组主要教师是范崇武教授，他教我五

门课共18学分。这一学年各课程的小考更是

繁多，最多时平均一周达3.5次。

到四年级，电力组的主课多在此年讲

授，有章名涛教授的“交流电机原理”、

朱物华教授的“电力传输”等。这时的

学生只剩9人，其中电讯组5人，电力组4

人，多为复学学生。到2007年，我成为9

人中唯一健在的。

四年级时小考依然繁多，在教学环节

中设有讨论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获益良

多。如“电机原理课”，每周由钟士模先

生主持，经讨论对讲课内容有更深理解，

对一些模糊之处得到解决。反之，教师可

从同学所提问题了解同学的学习情况，利

于改进大课。我们参加讨论课常是带着问

题去，不用开口，下课时已释然而回。

后两年的学习条件已改善，用上了电

灯。由于美国飞虎队进驻昆明，日机不敢

再来空袭。不过物价上涨很快，我曾利用

暑假去做家教，学习期间也曾在当地中学

兼课。

助教生涯

我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负责实验

课、讨论课，批改习题、实验报告。曾做

过马大猷教授主讲的“电工原理”课及陈

荫谷老师讲授的“电工学”课助教。教

师有“解惑”的责任，上课的学生会对所

学内容提出形形色色的疑问，有些是始料

未及的。我觉得教师应对他们负责，明确

表示当时未能即时回答的问题，我一定负

责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回去赶快查

书，查资料，甚至请教别的教师，将问题

弄清楚，然后详细地转教给同学，这样做

可使学生满意，我自己也满意，因为自己

也提高了，做到教学相长。

工学院有一间图书室，但图书和杂志

少得可怜。也有一些学术活动，如章名涛

教授向助教介绍过拉氏变换，我在马大猷

教授指导下做过对电磁稳压器的性能研

究。在生活方面，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每

月工资除用于伙食外，所余只够买一块肥

皂和一管牙膏而已。

去英国工厂实习

1943年，仍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英国工业联合会通过当时教育部要求

派遣31名大学工科毕业生到英国工厂实

习。西南联大工学院分配到四个名额，电

值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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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土木系各得到两个名额。入选者

是：电机系为我(电力)和陈力为(电信)，

土木系是李鹗鼎和王宝基。我们于3月搭

军用飞机越过珠穆朗玛峰到印度的加尔各

答，等到北非军事胜利后，可以不用绕道

好望角去英国。我们搭火车横跨印度大陆

到孟买，再坐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地

中海、直布罗陀至英国利物浦登陆。我

被分配到曼彻斯特的茂伟(Metropolitan—
Vickers)电机制造厂实习。

该厂设有教育科，专门接待外国学生

来厂实习，为实习生制订实习计划并执

行。我看到多年前章名涛教授在该厂的实

习和我自己所填表格。在我填写的毕业于

清华大学电机系旁，该科注有“中国最好

的大学”的注示。

在厂中，我被安排到高压开关、仪

表、电机、高压、电容套管等制造车间，

绘图室和设计室各实习约三个月，了解到

工厂中实际制造和设计过程。在车间中由

一老师傅带领，观察性工作较多，也不时

动手。闲暇时即去厂图书馆，翻阅有关杂

志、报告和出版物。曾对工厂制造的波导

管(用于雷达)感兴趣，终因非电讯出身、

基础不够，只涉猎其皮毛而已。

两年实习期满，由实习生转为初级工

程师，加入美国AIEE(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为副会员和英国

的IEE为学生会员，英国学会审查较严，

非得有工作经验方能升为正式会员。

在实习期间，为获得学位去过伦敦两

次，一为口试，一为笔试，由伦敦大学执

行，终于取得伴以二级荣誉的学士学位。

该届毕业生有40余人取得二级荣誉。反思

如何会得到二级荣誉，自然因为我在国内

已大学毕业，答题比较完整，特别是在考

机械学时，有一道题要求计算当转轴震动

时，为消除此现象应在该轴何处和加多大

重量方能使转轴运行平稳。我利用电工中

的复数符号法来处理，有些新意，可能为

阅卷人所赏识，得到肯定。

在清华任教

1946年9月，我终于回到阔别8年的

家。见到老父母和兄弟姐妹，心情愉快可

知。所携带行李主要是四大木箱图书和英

国电机工程学会的过期和现期刊物，四大

箱横排起来可形成一张单人床。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就业。在英国

时就曾与胜利后的北大马大猷教授联系工

作事宜，马先生说清华搬回正缺教师，于

是出城到清华电机系求职。蒙当时的系主

任黄眉教授接待，立即接受我为教师。开

始职称为讲师，一年后升为副教授。在此

期间，曾教过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电工

学等课，并跑遍当时的北平采购一些实验

所需的电表、仪器和电机，并在北大工学

院和河北高工兼课。正是在此时与王文佳

女士结婚组成家庭。解放后，她被调到本

校外语系任教。

不久解放军围城。为照顾被困在城内

的清华教工生活，负责分发物资和工资，

在城内成立临时工作小组，由农学院许振

英老教授领衔，包括陈体强、李宗津、张

肖虎和我共五人组成。我们曾劝梅贻琦校

长不要南逃，他的回答是“我跟你们不一

样”，终于从东单的飞机场飞去台湾。

1948年冬清华解放，恢复秩序。1953

年院系调整，清华定为纯工程性质的大

学。我分到电工基础教研组，任课电磁测

值年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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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电路原理。章名涛教授很早就建议我

向电磁测量领域发展。为提高水平，并且

科研发展方向尚不明确时，认为应首要打

好基础，扩大知识面。于是将讲授电磁测

量课教师组织起来成立科研小组，开始时

有阎平凡、陆瑶海、陈家瑞和我共四人。

这时适有电科院自苏联计量研究单位

归来的张叔涵高级工程师带回不少有关苏

联计量院科研成果的缩微胶卷，蒙他慨允

相助，无条件地陆续借阅。因此有一段时

间，我每星期骑车到清河电科院换借一些

胶卷，回来后在我校图书馆放大洗印，作

为学习资料。这对我们成长有极大帮助。

60年代初，开始培养研究生，研究题

目多属于经典测量范畴。我为研究生开设

高水平的课程，教材自编，每章为一专

题。为提高教学效率，我自己动手将一些

线路图、复杂公式刻在蜡纸上，油印后发

给同学。我共培养约10名研究生。

1981年，国务院提出对各种学科设博

士生导师。据说对电工学科第一批全国只

批准五位教授，清华竟占三位，有王先

冲(电磁场)，肖达川(电路)和唐统一(电

磁测量)。我共培养出四名博士生，他们

是：戴先中、杨仁刚、陆祖良、徐云。

此后一边培养研究生，一边摸索本组

的科研方向，终于发现电网谐波问题。早

期电网中的非线性负载不多，谐波问题不

严重，电业部门虽已开始注意此问题，但

没有从理论上完整探讨过。理论分析是学

校的强项，随着电网中非线性负载大量增

加，谐波问题立即提到日程上来。科研小

组一方面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探讨外，自

行制作必要的专用仪器，这对进一步深入

是必要的。对此课题的研究主力是孙树勤

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一些年轻教师。此

项科研任务于1996年以“供电系统谐波监测

与治理”课题名称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

奖，及国家教育委员会技术进步二等奖。

教学之外

除了教学工作，我在实验室建设方面

也投入不小精力，参与领导建立了精密仪

器室。我一直参加规划工作。此机构设主

任一人，负责行政和技术指导工作。曾相

继由陆瑶海教授和邓泰林工程师担任。有

两名技术人员，负责保养高准确度精密仪

器、仪表和担负校验工作与修理各单位送

来的待检仪器、仪表。

50年代，学校要我以三分之一工作时

间去本校图书馆工作兼任副馆长，我将自

己的工作范围限于技术性内容，如审查原

版书的订购，中外文杂志订购，其中涉及

外汇的使用。“文革”期间，阅览室空空

荡荡，但却有一次热闹的场面，即“考教

授”。具体年月、时间已记不清了，大概

是70年代，头一天各系正、副教授得到通

知，次日集中在大图书馆西翼二楼大阅览

室有集体活动，并叮嘱只需带一支笔就可

以了。第二天在该阅览室聚集了一百多名

正、副教授，场面热闹，忽见一位同志夹

着一叠文件进来，分发给大家，原以为是

学习文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大张理工

科范围的、内容广泛的考卷，包括力学、

电学、化学等诸多方面的试题。首先体育

教研组和外语教研组的教师交白卷离场，

他们对这方面知识早就荒疏，自然答不

出，不足为奇。其他教师也陆续离场。我

对化学部分也交了白卷，但对占较大份量

的力学和电学部分还有能力应付。据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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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很少，我估算自己成绩大概在及格

的边缘处。

“文革”后，我辞掉图书馆的职务，

全时回到教学科研岗位。

我参加的学会活动与电磁测量有关，

主要有仪器仪表学会和计量测试学会，我

担任仪器仪表学会的副理事长多届，一直

到离休，担任计量学会常务理事多届以及

该学会下属各二级学会的理事长或主任委

员多届。还有电机工程学会所属有关电磁

测量分会的委员。业务内容有学术会议、

审查有关论文等，并任两会的学报编辑多

届。此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

版、第二版、电力大百科中第一版电磁测

量分支的主编。还参加电工名词与术语的

翻译及审定工作。

我喜欢运动，在联大工学院时，助教

们曾组织篮球队，我任后卫，队名“攻

队”。“攻”字左方“工”字代表工学

院，右方取教字右半边的“文”字。解放

后，电机系工会又组织了篮球队，仍取名

“攻队”，由常 任中锋，钟士模、黄眉

为前锋，杨津基和我为后卫。还组织了排

球队，为9人制，我为二传手。在田径运

动会上，王先冲的跳高，陈允康、王仲鸿

的中长跑，由黄眉、艾维超、杨津基和我

组成的四百米接力等都取得了好成绩。

1987年，我到70岁才办理了离休手

续。之后，又返聘十年，主要是为研究生

开专题课和培养博士生。

百年清华，春去秋来。回顾离开母校

的60年时光，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1951年，我在清华毕业，曾到北京卫

生部、北京给水排水设计院工作。1958

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揣着建设祖

国、报效国家的心愿奔赴兰州，支援大西

北建设，至今已无怨无悔地在西北生活、

工作五十余年。回忆这五十余年的风风雨

雨，我十分感谢母校的通才培养，正是清

华精神，让我执著地将毕生精力服务于我

所热爱的西北水资源与处理事业。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西北

地区情况更是恶劣。严重缺水、风沙漫天

的黄土高原，连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各个

专业的人才也相对不全，生活资源相当匮

乏。我们经过将近一周的火车颠簸来到当

时连一条像样马路都没有的西北重工业城

投身西北建设五十年
○傅文德（1951土木）

傅
文
德
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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